
70 年前，我国民族歌

剧 的 开 山 之 作《白 毛 女》

在 延 安 成 功 首 演 。 70 年

来，在广大观众的艺术审

美实践中，《白毛女》成为

了 久 演 不 衰 的 红 色 经

典 。 该 剧 通 过 佃 户 杨 白

劳 父 女 与 地 主 黄 世 仁 围

绕土地问题的冲突，将艺

术 表 现 目 光 历 史 性 地 第

一 次 投 向 农 民 与 土 地 问

题，以杨白劳被逼卖女自

杀的悲剧命运、喜儿遭凌

辱的凄惨遭际，向世人展

现 出 这 个 在 中 国 农 村 延

续 数 千 年 的 土 地 制 度 之

残 酷 历 史 和 现 状 及 其 反

人性的本质，从而把艺术

针砭矛头直指“把人逼成

‘鬼’”的旧社会及其土地

制度；而喜儿历经千辛万

苦之终获解放、恶霸地主

黄世仁之终得惩治，不但

表 明 翻 身 农 民 之 获 得 土

地，是新社会之土地制度

完 全 不 同 于 旧 社 会 的 根

本标志所在，也使得此剧

关 于“ 新 社 会 将 鬼 变 成

人 ”的 昂 扬 主 题 ，真 正 成

为 亿 万 贫 苦 农 民 发 自 肺

腑 的 由 衷 高 唱 。 在 中 国

歌剧史上，能够将深邃思

想 主 题 和 典 型 环 境 中 典

型 人 物 的 典 型 性 格 刻 画

结合得如此巧妙有机、展

现 得 如 此 感 人 至 深 的 剧

目，《白毛女》是开天辟地

的第一部。

《白 毛 女》的 诞 生 还

标志着，中国歌剧家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探索，在音

乐 创 作 上 终 于 找 到 了 一

条独特发展道路，即：一

方面，借鉴西洋歌剧通过

主 题 贯 穿 发 展 手 法 来 展

开戏剧性的成熟经验，另

一方面，自觉继承我国板

腔 体 戏 曲 中 运 用 不 同 板

式 和 速 度 的 丰 富 变 化 对

比 和 自 由 组 合 揭 示 人 物

复 杂 心 理 和 情 感 层 次 的

成熟经验，从而圆满地解

决 了 戏 剧 的 音 乐 性 和 音

乐 的 戏 剧 性 这 一 基 本 母

题 。 这 是 一 种 为 我 国 歌

剧 艺 术 所 独 有 的 中 国 式

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是中国歌剧作曲家对于人类歌剧艺术

的一个重大贡献，并在喜儿的核心咏叹调《恨是高山仇是

海》得到了经典表现，在中国歌剧史上树立起一座艺术丰

碑；它的艺术魅力和成功经验，对此后中国歌剧创作均产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

《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和改革开放后的《党

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剧，无不是对《白毛女》艺术

经验和光荣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在文化部今年组织复排的新版歌剧《白毛女》中，笔者

惊喜地看到，创演团队本着艺术创造中继承和发展的辩证

思维，科学而艺术地回答了诞生于艰苦战争年代的红色经

典如何面对当下观众的现代性审美这一重大命题。

从 一 度 创 作 层 面 说 ，新 版 歌 剧《白 毛 女》忠 实 于 原 版

剧 本 中 关 于 主 题 、人 物 和 人 物 关 系 、情 节 架 构 和 剧 诗 风

格的设定，以及原版音乐中以“三梆一落”为基础的音乐

语 言 和 风 格 、运 用 戏 曲 板 腔 体 作 为 音 乐 戏 剧 性 展 开 的 主

要思维，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版中所有深切优美、脍炙人

口 的 唱 段 ，旨 在 彰 显 这 部 经 典 剧 作 原 有 的 巨 大 艺 术 魅

力。在此基础上，对剧中若干场面和对话进行适度删削、

归并和音乐化处理，令情节推进更加简捷流畅，富于节奏

感 ；同 时 根 据 戏 剧 冲 突 和 人 物 形 象 刻 画 的 需 要 ，加 强 了

大 春 的 戏 份 ，使 他 的 戏 剧 行 动 和 艺 术 形 象 更 加 丰 满 ，新

增 了 某 些 重 要 唱 段（如 喜 儿 与 大 春 山 洞 重 逢 时 的 对 唱 和

二 重 唱），以 交 响 — 戏 剧 性 思 维 和 技 法 重 新 编 配 了 乐 队

总 谱 ，从 而 将 原 版 中 隐 含 的 交 响 性 和 戏 剧 性 美 质 充 分 挖

掘了出来。

从二度创作的层面看，以扮演喜儿的青年歌剧表演艺

术家雷佳在处理继承和发展这一对辩证关系上出色表现

最为典型，其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声乐演唱中，雷佳认真学习了郭兰英、彭丽媛等前

辈的歌唱艺术，倾力体悟喜儿唱段中浓郁的北方民歌、戏

曲独特风格和韵味，通过精细微妙的润腔、吐字、气口，以

及板式和节奏的丰富变化来揭示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心理

戏 剧 性 。 在 杨 白 劳 被 迫 自 杀 之 前 ，雷 佳 的 演 唱 以 清 丽 纯

净、素朴优美为主导音色，通过《北风吹》、《扎红头绳》等抒

情短歌来刻画喜儿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从父亲自杀后的

《哭爹》开始，雷佳又通过《恨是高山仇是海》、《我要活》等

板腔体大段成套唱腔，在出色保持唱段风格和韵味的前提

下，运用科学发声方法和高超声乐技巧，将唱段中悲恸、愤

怒、呐喊、控诉、指天责问等复杂情感和强烈的戏剧性对比

演绎得撼人心魄，有感天动地之美。

雷佳的舞台表演，在独白、对话、舞台行动及与其他人

物交流中，继承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中写意美学和虚拟化表

演的一系列技巧，充分调动手眼身法步、唱做念打舞手段，

在 举 手 投 足 间 使 喜 儿 形 象 尽 显 鲜 活 生 动 的 美 感 ；与 此 同

时，又在表演中较多地增加真实性、生活化表演的成分，使

之既有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神韵，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

由此可见，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辩证融合，理应成为

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当代精髓。

有鉴于此，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太原、石家庄、

广州等地巡演，均受到各地观众和同行的热烈赞扬和高度

评价。这一事实绝非偶然，并且证明，民族歌剧经典魅力

之所以获得超越时代的永恒，非独取决于它在诞生之初所

包孕的时代内涵之丰，亦表现为其艺术本体内部是否蕴藏

着因时而变的内在质素，以及后来者是否具有发现它并将

它转化为当代审美对象的独到眼光和出众才华。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理工大

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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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排巡演歌剧《白毛女》说起
仲呈祥

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 7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继承优秀传统、弘扬经

典作品、引导创作方向、培养艺术新人，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包括歌剧《白毛女》复排巡演、3D舞台艺术片拍摄和座谈会在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2015年11月6日，歌剧《白毛女》全国巡演活动

在延安启动，截至目前已在延安、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演出15场，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她是一个“甜”喜儿
———评歌剧—评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中喜儿的人物塑造中喜儿的人物塑造

王 越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是 20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

文艺观中国化成果的集中体现；那么，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则是 21 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持续繁荣发展的科学理论

指南。如果说，歌剧《白毛女》是当年延安

文艺工作者学习、领悟、践行毛泽东同志讲

话精神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民族歌剧里程

碑式的经典作品；那么，复排的新版歌剧

《白毛女》及其在全国巡演，则是文化部组

织歌剧艺术工作者努力贯彻执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的丰硕成果和重要举措。从

70 年前首演的诞生地延安再度重演，经太

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

长春，再演到北京，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

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鉴赏热潮，其意义远

远超过了复排巡演本身。它以艺术实践的

方式，雄辩地证明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两

个讲话精神的一脉相承和永恒魅力，给我

们以深刻而宝贵的启示。

首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首要

问题，来不得半点闪失。《白毛女》是当年延

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一次艺术实践。贺敬之、丁毅等

创作人员深入实际，根据真人真事，运用《讲

话》阐明的历史观和人民性，进行艺术化、审

美化加工，借鉴西方歌剧形式，注入中国精神

和民族戏曲美学意识，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

新歌剧。这部歌剧写人民、演人民、重人本、

接地气、通民心，蕴含着中华民族反抗压迫、

反抗剥削、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优秀文化基

因，流贯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

理想、有骨气、有硬气、有道德的可贵精神，

同时把现实主义和浪漫情怀结合起来，活

用戏曲以虚代实、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表

演优势，彰显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

因此，这是一部既把精深的思想艺术化了

的、同时又是一部令精湛的艺术承载着思

想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惟

其如此，它当年激励了亿万劳苦大众勇敢

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求解放，今天仍

能感染广大观众牢记历史，珍视经典，继承

弘扬革命文艺传统，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繁荣文艺，奋勇前进。

须知，珍视民族优秀历史文艺传统，是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走

向文化自强的必经之途。一部作品 70 年后

能重现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对观众的

吸引力、感染力，是非常了不起的。芭蕾舞

剧《红色娘子军》演了 50 年，歌剧《白毛女》

演了 70 年，代代相传，薪火不断。经典作

品，也须在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前提下丰

富深化、与时俱进。以王昆为代表的第一

代“白毛女”，主要以朴实本真取胜；以郭兰

英为代表的第二代“白毛女”，更自觉地融

入了戏曲的审美优势；以彭丽媛为代表的

第三代“白毛女”，坚守中国民族声乐特色

并借鉴西方声乐技巧，使演唱既有民族性

又富时代感；而到以雷佳为代表的第四代

“白毛女”，则看出青年演员在继承的基础

上又力图把对人物的真实体验与戏曲程式

化表演的交融有所创新。铁的事实驳倒了

文艺创作中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那

种 认 为《白 毛 女》描 写 阶 级 斗 争“ 已 经 过

时”、“黄世仁逼租‘有理’”、“借债还钱天经

地义”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歪理。《白毛女》

的复排和巡演成功表明革命文艺传统是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传家宝，习近平总

书记批评的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

“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

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

‘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

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白毛女》坚持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原则，借鉴

西方艺术形式，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中国

民 族 歌 剧 之 路 ，这 个 传 统 和 经 验 务 必 珍

视。复排过程中，前辈艺术家言传身教，倾

力培养，青年演员不辞辛劳，虚心学习，通

过一场场演出，不断成熟。这不仅继承了

革命文艺传统，也培养了艺术新人。一路

演下来，新版《白毛女》受到广大观众尤其

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很多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这说明经典作品是有

艺术魅力的，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尊重

经典、珍视经典、敬畏经典是我们应该坚持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而乱改经

典、亵渎经典，必须反对。《白毛女》问世之

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

要抵御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三座大山压在

人民头上。现在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剥削

阶级、地主阶级究竟是怎样灭绝人性地残

害老百姓。新版《白毛女》能让他们了解历

史、领悟历史，更加科学地认识历史，感受

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视今天的

生活。《白毛女》是有艺术的思想和有思想

的艺术和谐统一的作品，讲的是生动感人

的中国故事和革命真理，所有歌词、音乐都

洋溢着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魅力，因而才

能感染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共同的

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

定所、行无依归。”要坚守中华民族代代相

传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的文艺

要坚持写人民、演人民、服务人民。《白毛

女》当年激励了多少人，演出时，甚至有小

战士拔枪要打黄世仁。而现在，有些作品

离人民甚远，满足于写宾馆、酒吧里的生

活，满足于写“小时代”里的超前消费，远离

人民生活实际。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珍视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彰显中华民族美学精神，千万不能

东施效颦，将受西方文化浸染的“转基因”

当成文化基因。要珍视《白毛女》留给我们

的宝贵经验，用艺术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

的境界、丰富人的历史知识。文化化人，艺

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我们离不开

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

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否则，就很容易变

成审美神经残缺的人，没有理想、没有骨

气、没有底气、没有定力的人。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目前

正在全国巡演。一部 70年前的经典，在艺术

多元化的今天复排，能否依然能够像当年一

样，具有艺术的张力，再度获得当下观众的

欢迎和喜爱，引起观赏者的艺术共鸣呢？

当雷佳扮演的喜儿俏丽地站在舞台，

一曲清婉的《北风吹》响起，我们仿佛进入

到了那个艺术情景，情感随着喜儿的悲欢

离合被感染、被感动，分不清是喜儿带着我

们回到那个年代，还是喜儿携着飘雪的北

风来到我们的面前。新版歌剧《白毛女》依

然能够直抵我们情感的深层，触动和浸润

我们的心灵。

《白毛女》复排成功，主要在于成功地

塑造了一个能够打动现代观众的喜儿形

象。大幕拉开时，喜儿是一个十七八岁的

天真纯朴的农村少女，她与爹爹虽然过着

极为艰难的生活，但她的心是温暖的。当

唱起“北风吹……”时，雷佳通过眼神里和

歌声里流露的情感，展现了喜儿对新年的

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当唱到“爹出门去躲

债……”时，雷佳的表情一转，眼神里变为

了焦虑与不安。这一变化把喜儿既盼望又

焦急的复杂心情微妙地表现出来。

然而，厄运接踵而来，因为“驴打滚”的

债，爹爹被逼死，年初一自己被抢进黄家顶

账。面对这噩梦般的残酷现实，她惊呆了，

却不知道惨剧的根源在哪里，这时的喜儿虽

然对这场悲剧之根源认识不清，但内心里模

糊闪现出“仇人”概念。在父亲自杀这一唱

段中，大部分是相同曲调的重复，但是雷佳

在演绎时并没有将自己痛苦的心情在一瞬

间全部倾泻而出，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让情

绪表达不断强化。从目睹爹爹自杀时的无

助逐渐转变为痛苦绝望的哭泣；可还没来得

及回过神，又得知自己被卖到黄世仁家的悲

愤。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被雷佳借用传统

戏曲的哭腔，通过语调的变化和增强层层展

现在观众面前，成为该剧中精彩的一段。

遭受了残酷的虐待之后，喜儿内心深

处的意识开始觉醒，她开始逐步认识到爹

爹惨死、自己受虐待、大春被逼出走的根

源，发出了“为什么穷人这样苦啊？为什么

富人这样狠？”的质疑。这时雷佳的演唱是

略有力量和压抑的，这是一种爆发前的积

蓄。当受到黄世仁的侮辱时，雷佳在演唱

的力度上逐步加强，发出“我是人”的吼问，

在奶奶庙，爆发成为“仇人相见”的怒吼，将

喜儿对黄世仁的恨之入骨淋漓尽致地呈现

在舞台上。这些细节丰富而细腻地展现出

一个成长变化中的喜儿。

《白毛女》再度赢得观众的认可，在于

这是一个关注平民、关注百姓生活的戏，是

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戏。《白毛女》的故事来

源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后经

过创作，这部戏的主题意义升华为：主人公

的命运概括了旧社会亿万农民备受压迫的

苦难历史，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的剥削制度

“把人逼成鬼”，劳动人民做主的新社会“把

鬼变成人”。新版《白毛女》在复排时，虽在

细节上有了一些改变，让白毛女形象更符

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但这个戏的精神

内核和艺术追求没有变。它以质朴的百姓

生活为切入点，保留了原作的思想主题、道

德评判和人文坚守，同时增强戏剧性和浪

漫性，融合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从而既满足了意识

形态话语的诉求，也提高了民众的审美趣

味，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白毛女》能够再度获得成功还在于它

的创作定位为本民族。通过欣赏这部作品

的音乐和唱腔，我们看到作品在复排过程中

既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也注意融合

创新。作品广泛吸取各种民族音乐的音调

和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曲谱主要是根据我

国民歌和传统戏曲加工改造而成。剧中不

同角色、不同场景中的唱腔，依然沿袭和透

出一些地方戏曲曲调的韵味，但又不是单纯

地将这些曲调照搬过来，而是根据当下观众

审美情趣，对原曲调加以改造和提高，突出

音乐性、歌唱性和旋律性，创造了具有中国

气派和时代感的民族乐曲。这种音乐形式

不仅很好地配合了人物性格的塑造而且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新版《白毛女》强调演

员用歌唱塑造人物的能力，对“赵大叔讲红

军”“穆仁智强抢喜儿”等几场戏进行再创

作，把以前的对白和台词改成了唱段，增强

了歌剧的感染力；而在“喜儿和大春在山洞

相逢”一场中，恢复了两人的二重唱，旋律亲

切流畅，声情并茂，催人泪下。这种民族意

味的歌剧化，既通过对民歌和地方戏曲的利

用保持了民族特色，也借鉴了现代歌剧的音

乐结构来组织民间音乐和传统曲调，使全剧

音乐在民族化的同时又具有新鲜感。这也

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要尊

重、发现并有效地利用民间文化资源，通过

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加工和重组，科学地

融合现代艺术元素，形成一条继承传统又继

往开来的创新之路。

新版《白毛女》之所以能够触动当下人

们的艺术神经，获得历史感和现代感融汇

的审美体验，还在于主创人员和演职人员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新版

《白毛女》的主要演员都是“70 后”“80 后”的

青年人，为获得最直观的艺术感受和生活

体验，他们深入“白毛女”原型地——河北

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实地采

风，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真

正的生活体验，演员和主创们找到了进入

这个歌剧的正确方式和真实情感。

艺术源于生活，经典在于传承，新版《白

毛女》用其不懈的艺术追求告诉我们，在民

族歌剧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

的、民族的风格属性，继承传统，守本创新。

（作者系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剧目工作

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或许有人会说，喜儿多苦啊，你怎么还

说她“甜”呢？其实我称她是“甜”喜儿，并不

是指喜儿悲惨的人生命运，而是说喜儿扮演

者的演唱和表演。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太原

演出时，我有幸欣赏了由雷佳扮演的喜儿，最

大感受就是她的声音非常甜美，形象可爱，表

演规范、纯朴、本分，人物性格把握准确恰当，

塑造了一个特别招人爱怜的喜儿，不由得发出

这样的感慨：她可真是一个“甜”喜儿！

《白毛女》这部歌剧之所以上演 70 年经

久不衰，一是缘于故事内容非常贴近生活，

演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

成人的民间传奇故事，并艺术性地搬上了

舞台。二是民族歌剧这种艺术形式深受人

民群众的喜爱，《白毛女》剧中那些脍炙人

口的经典歌曲在民间广泛传唱，至今依然

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实践证明，只要是

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就会具有

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雷 佳 塑 造 的 喜 儿 乖 巧 可 爱 。 大 幕 拉

开，她高兴地端着面盆、迈着轻盈的台步走

上舞台，这是她给观众的第一个亮相，模样

可爱，台步轻盈。接下来的道白口齿清晰，

声音具有穿透力。中国民族歌剧的道白，

不同于话剧也不同于戏曲，更不同于西洋

歌剧，表演亦如此，不完全具有话剧的写实

性，也不完全是戏曲的写意性，而是综合两

者的表演特性。雷佳的表演自然、协调，第

一场和面、包饺子等表演就充分展示出她

的表演功力，虽然是虚拟性的表演，但又非

常真实，既符合剧情又柔美俏丽，她将这种

表演风格贯穿在整部歌剧的始终，把喜儿

可爱可怜的性格与命运完全展示在了舞台

上，为她成功塑造喜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北风吹》这支曲子家喻户晓，不知激

起过多少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雷

佳把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十分细腻，让观

众陶醉。这首看似简单的歌曲要求演唱者

必须具有成熟的演唱技巧才能胜任，雷佳

唱得柔美恬静，第一段情绪欢快，亲切柔

和，静静地盼着爹爹回来，第二段有一丝担

忧，“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那个晚上

还没回还”，她把这种担心传达给了观众，

从那时起，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同喜同

悲。扎红头绳那段男女二重唱，在杨白劳

扮演者浑厚男声的衬托下，更显示出喜儿

的柔弱姣美，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这部歌剧，向观众展示出的不仅仅是

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雷

佳的演唱，向观众展示出了中国民族歌剧

的演唱魅力。20世纪 60年代在声乐界曾有

过“土”与“洋”的学术争议，是按照国外西

洋歌剧的演唱方法，还是按照中国民歌的

演唱方法，展开了百家争鸣。经过时代的

发展，艺术家的探索，终于走出一条将西洋

唱法与中国民族歌唱方法完美结合的、适

合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现在

中国民族歌剧科学的发声演唱法——混合

演唱法，这种唱法是西洋发声法与中国民

歌演唱方式的科学融合，解决了以往演唱

者假声真声声音不统一的问题，通过训练，

不但高音能够唱上去，而且声音优美，达到

了以声传情，以字传情，悦耳动听。通过几

代喜儿的不同演唱，中国民族歌剧终于走

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意义很大。

如果说《北风吹》是追求一种唯美轻柔

的演唱，那么与之截然相反的《恨似高山仇

似海》那大段悲愤的演唱，则对声音的要求

力度很强，这是喜儿从内心深处喷发出的

满腔怒火，使用的真声更多。雷佳融合了

几代喜儿的优点，发挥自己的长处，极其细

腻地处理好每一个音节，加了很多下滑音、

装饰音，有时几乎是连说带唱。“好！我就

是鬼！我是屈死的鬼！……我是不死的

鬼！”声音圆润，声腔中含着悲愤，这段音乐

伴奏加入了戏曲音乐的元素，曲调也具有

戏曲唱腔的拖腔，戏剧性、节奏性更强。

艺术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时代不同，观

众审美也不同。复排民族歌剧《白毛女》，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

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民族歌剧演唱艺术的飞跃，看到了第四代

喜儿动人的新形象。广大艺术工作者应该

向经典致敬，向当年创作这部歌剧的艺术

家们致敬，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提炼生活，

努力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精

品，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作者系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副所长）

艺术源于生活 经典在于传承
———歌剧—歌剧《《白毛女白毛女》》复复排成功的启迪与思考排成功的启迪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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